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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国际石油价格不断震荡成为当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事件。2020

年国际油价震荡受到疫情、世界经济低迷、供需失衡、地缘经济博弈等多重因

素影响。而且在此背景下，石油的地缘政治作用明显上升。当前，美国、沙特

阿拉伯、俄罗斯等都将油气资源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欧佩克+”国家、

美国、欧盟和中国在能源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以期提升各自在规则制定中的影

响力。亚洲已成为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心，且随着未来全球石油需求中心持续向

亚洲转移，原来由生产国主导的价格交易机制逐渐转移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

大宗商品市场，能源安全、大国油气战略和全球金融相互交叉和渗透。同时，

低油价可以降低中国等制造业大国的能源成本，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提供支持，

但低油价也会冲击石油工业、影响中东的稳定，并带来其他风险和危机。因此

中国应把握国际能源结构变革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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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影响着各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大国兴衰。①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以及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

特”）和俄罗斯在石油减产上的谈判破裂，引发了国际油价震荡，西得克萨

斯中质原油（WTI）价格一度降至每桶 19 美元。2020 年 4 月 10 日，全球原

油日消费量减少至 2 100 万桶，与“欧佩克+”协议草案日减产 970 万桶的

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在金融资本移仓等多种因素作用下，2020 年 5 月交货

的WTI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33美元，4月 24日WTI收盘价格为每桶 16.32

美元，布伦特（Brent）原油收盘价格为每桶 24.76 美元。此时国际油价整体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超低水平，并与疫情叠加持续冲击石油生产国经

济及全球政治经济。国际油价震荡有多重原因，既受到疫情背景下沙特、俄

罗斯之间的价格战冲击，又有金融资本投机卖空的影响，也有全球经济下行

和供需分离趋势的影响，② 因此是地缘经济和政治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

果。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油价震荡背后的原

因以及未来趋势。二是油价下跌对国际石油政治博弈的影响。本文从地缘政

治经济角度对 1986 年以来的五次油价震荡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从原油市

场结构、地缘政治博弈、金融治理等角度剖析 2020 年油价震荡的原因及其

对主要博弈方的影响。本文认为，2020 年油价震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世

界经济低迷、供需失衡、地缘经济博弈、政治角逐等多重因素影响，“欧佩

克+”国家、其他非欧佩克产油国、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并不成功，

且各方对石油资源的地缘政治考量上升，美国、沙特、俄罗斯等都将油气资

源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因此未来国际石油市场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一、1986—2020年历次国际油价震荡的地缘政治经济比较 

 

油价震荡对一个国家能源安全影响重大。受军事、经济、贸易、全球化

① 参见方婷婷：《全球能源治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展望》2019 年第 6
期，第 98—119 页。 

② Tim Gould and Ali Al-Saffar, “Energy Market Turmoil Deepens Challenges for Many 
Major Oil and Gas Exporters,” IEA, March 16, 2020, https://www.iea.org/articles/energy-market 
-turmoil-deepens-challenges-for-many-major-oil-and-gas-expo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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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因素影响，能源安全和能源政治经济博弈始终是分析油价震荡的主要

逻辑。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地缘政治对油价波动

的影响日益凸显。通过对 1986 年以来的五次油价暴跌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产油国所在地区的地缘关系紧张，包括产油国之间的竞争、消费国针对产油

国的地缘斗争是油价暴跌的主要原因。与之前历次油价震荡相比，2020 年

油价震荡并没有非常突出的单一触发点，而是政治、经济和疫情等综合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历次油价震荡也都造成了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 

（一）能源安全和能源地缘政治经济博弈 

油价震荡与能源安全密切相关，并受到国际政治博弈的长期影响。能源

安全一般包括保证能源稳定供应、合理的价格和对环境最小的影响、满足社

会的需求等，其中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可

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分

析框架。① 国外对能源安全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南北

资源政治博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能源与安全》从南北政治

博弈等角度来阐释 20 世纪 70 年代油价震荡和国际格局变化。② 英国学者

琼·米歇尔（Joan Mitchell）、皮特·贝克（Pete Beck）和麦克尔·格鲁伯

（Michael Gruber）合著的《新的能源地缘政治学》则提出美国等主要大国

通过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来创造更好的外部能源环境，加强区域内能源合

作。③ 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kin）则重视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带来的国际

政治博弈现象，提出全球石油价格博弈在一个平台上进行。④ 一些美国学者

则重视油价震荡下的大国经济竞争和全球能源市场，⑤ 强调石油生产国和消

① Hugh Dyer, “The Concept of Energy Security: Broadening, Deepening, Transforming,” in 
Maria Julia Trombetta,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ergy Securit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pp. 3-29. 

② David A. Deese and Joseph S. Nye, eds., Energy and Security, Report of Harvard’s Energy 
and Security Research Project, Cambridge: Ballinger Publishing Co., 1981. 

③ John V Mitchell, Peter Beck, and Michael Grubb,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nergy,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④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2006, p. 69. 
⑤ Hugh Dyer, Maria Julia Trombetta,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ergy Security, pp.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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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国都依赖于全球油气市场的稳定发展。① 

能源安全和能源政治经济博弈始终是分析油价震荡的主要逻辑。从价格

的视角研究石油可追溯到 1931 年出版的《可耗竭资源经济学》中提出的“可

耗竭资源定价模型”，其主要研究了在产量扩张和技术进步情境下，金融市

场对能源供应的影响。② 从经济角度研究石油一直是重点研究内容，但是随

着世界原油期货交易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 WTI 期货合约、

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和新加坡交易所的迪拜酸性原

油期货合约的形成，石油金融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此外，政治视角也是解

读石油价格波动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研究国际体系变迁的范式纷繁复杂，

例如，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霸权合作理论被用来解释石油霸权的

干预。③ 扇形理论（fan-spread）和“第一岛链”战略也揭示了美国利用霸

权对石油为主的能源运输路线进行政治干预与控制。④ 总体而言，石油价格

的形成是由军事能力、经济发展、全球贸易、联合国改革、对外援助、一体

化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⑤ 但在当前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国际背

景下，国际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凸显，从地缘政治视角对油价变动进行政

治解读更具现实性。 

石油政治经济博弈的主体是石油进口国和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的能

源安全是指以可承受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石油出口国在能源安全方面

则关注能源市场的可持续稳定和需求安全，⑥ 欧佩克国家屡次在国际危机中

表现出资源民族主义，以石油为武器，试图通过提高油价、增加石油收入实

现其政治目的。石油净进口国和工业化消费国则采取各种策略，确保石油供

① Erica S. Downs,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Depends on 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6. 

②  Harold Hotelling,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9, No. 2, 1931, pp. 137-175. 

③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④ 王伟东：《透视“9·11”事件后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东南亚纵横》2004 年第

12 期，第 31 页。 
⑤ Paul Kennedy, “How Old Europe can Join the US in a New World Order,” The Australian, 

June 23, 2003. 
⑥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2006, pp.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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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安全并影响石油价格。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19 年发布的《BP 世界

能源展望》的分析，当前原油产出政策的主导权被美国、俄罗斯和沙特这三

大产油国所掌握。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欧佩克+”减产协议主要反

映了沙特和俄罗斯的意志，欧佩克中小成员国则没有决定权。欧佩克对原油

市场的影响力实际上掌握在以沙特为代表的少数拥有剩余产能的国家手中。 

（二）历次国际油价震荡和能源地缘政治经济博弈 

国际石油价格震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

方面（见表 1）。历史上的石油价格暴涨主要是由产油国所在地区的地缘关

系紧张所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1973 年的石油危机。1984 年的油价

震荡，一是由于产油国与石油消费国之间关系紧张而导致石油供给不足，二

是因石油消费国之间的竞争而造成需求猛增。从权力视角来看，历史上的石

油价格暴跌，主要由产油国之间的竞争或因消费国针对产油国的地缘斗争而

引发，特别是各国利用国家权力提升其能源公司在竞购资源方面的竞争优

势，石油消费国通过外交手段与石油供应国签订能源合同、改善其能源供应

状况，而石油生产国通过外交手段增加进入国际消费市场或石油储备的机

会。① 1983 年到 2003 年初，油价一直徘徊在每桶 30 美元以下。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叠加原有的投机泡沫，导致国际油价出现大幅震荡。② 2010 年

以来，尽管地缘政治事件频发，但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 ③ 和全球清洁能

源革命不断发展，国际原油价格在震荡中呈现下行趋势。2014 年的油价震

荡没有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或经济触发点，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

1985 年因美苏地缘政治冲突、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2009 年

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地缘政治经济事件触发的油价震荡相比，2020 年的油

价下跌是全球新能源技术、金融、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14

① Andreas Goldthau, and Jan Martin Witt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the New Rules of 
the Gam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pp. 120-200. 

② Mohasin S. Khan, “The 2008 Oil Price ‘Bubble,’ ” Policy Brief 09-19,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ugust 2009, pp. 20-21. 

③ 冈德森等人研究发现，从 2013 年底开始，美国的石油供应推动国际油价下降，其影

响度在 13%左右。Thomas S. Gundersen, “The Impact of U.S. Supply Shocks on the Global Oil 
Price,” The Energy Journal, Vol. 41, No. 1, 2020, pp. 151-174, https://doi.org/10.5547 
/01956574.41.1.t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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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美国利用能源价格和金融武器遏制俄罗斯的战略企

图日趋明显。① 受此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和石油投机资本出现震荡，并带动

国际石油价格出现波动。自 2020 年初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

济增速大幅下降，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悲观，进而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大幅

下跌。2020 年 3 月 6 日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举行会议后，俄罗斯和沙

特一度开展短暂的石油价格战，② 此后随着特朗普政府持续介入沙、俄两国

石油博弈，加之各产油国财政收入压力增加，相关产油国在“欧佩克+”框

架下达成减产协议。 

 

表 1  历次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原因及影响对比 

 
 1986 年 1998 年 2008 年 2014 年 2020 年 

主要

博弈

方 

美国和苏

联 

东南亚各

国、美国、

俄罗斯和

石油生产

国 

主要石油

生产国和

发达国家 

西方国家和

俄罗斯 

美国、沙特

和俄罗斯 

地缘

政治

因素 

冷战背景

下的美苏

对抗 

 俄格战争 俄乌冲突 
中美关系紧

张 

经济

因素 

沙特石油

增产 

亚洲金融

危机，全球

石油供应

过剩 

全球金融

危机 

美联储推出

第三期量化

宽松政策，

主要生产国

原油产量均

大幅提升 

全球石油供

应过剩，石

油需求减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Ed Corcoran, “Re-Engaging Russia,”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April 9, 2020, 
https://fpif.org/re-engaging-russia/. 

② 俄罗斯提议保持现有条款，而沙特要求进一步减少石油产量，到 2020 年底将日产量

减少到 150 万桶。俄罗斯坚持保持目前的产量，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欧佩克+”的参与

者都不再承担任何限制产量的义务，沙特因此增产并降低石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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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石油价格下跌存在两大差异。首先，主要触发因素不同。1998 年

和 2008 年的国际油价下跌的主要触发因素是两次金融危机，2014 年的国际

油价暴跌则是供应增加、需求下滑、美元升值、沙特政府相关政策、中国经

济新常态、气候变化治理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2020 年油价震荡和

2014 年的油价震荡类似，并无突出的单一触发因素，而是政治、经济和疫

情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19 年末到 2020 年第一季度的地缘政治经

济重大事件包括：中美贸易战、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等。这些因素一方面改变了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另一方面使油价成为各国博

弈的工具。其次，所反映的石油属性有所区别。1986 年油价下跌主要突出

了石油作为战略商品的政治性一面，1997—1998 年和 2008—2009 年的油价

下跌则突出了石油作为金融商品属性的一面，而 2020 年的油价震荡是各种

因素叠加的产物，因此属性更为复杂，也更充满不可预测性。 

历次油价震荡都造成了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1986 年油价暴跌严

重打击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使苏联一蹶不振并最终解

体。1997—1998 年的油价下跌，强化了美元作为金融武器的作用，使国际

炒家更有力地攻击东南亚金融市场，也导致俄罗斯爆发严重的主权债务危

机。① 2008—2009 年的油价下跌无疑受到全球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但是

也有专家指出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影响了高加索地区的油气管道建设

计划、减少了俄罗斯吸引跨国石油投资，并导致美国从能源金融角度遏制俄

罗斯。② 随着 2014 年石油价格的持续走低，卢布汇率也持续走低，俄罗斯

的国家财政状况面临严峻局面。美国坚持能源资源开发的开放性，主张能源

生产国、过境国、消费国之间相互依存来维护能源供应和消费的稳定性。克

里米亚事件后，美国先后通过改变油气出口审核法规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等

① 国际炒家对亚洲货币市场的打压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或者说美国是巧妙地借势

油价下跌来更好地实施其对外政策。Barney Jopson, “Crisis in Ukraine Reshapes US Debate on 
Gas Exports,” Financial Times, March 4, 2014, http://www.ft.com/intl/cms/s/0/a744e920 
-a3c7-11e3-88b0-00144feab7de.html#axzz2wOGfoiqM。 

②  Bruce Jones, David Steven, and Emily O’Brien, “Fueling a New Order? the New 
Geo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nsequences of Energy,”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04/14%20geopolitical%20security
%20consequences%20energy%20jones/14%20geopolitical%20security%20energy%20jones%20st
even_fix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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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打压国际油气价格。① 根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分析，如果

国际油价跌至每桶 80 美元之内，俄罗斯政治将会重复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动

荡局面。因此，通过操纵油气价格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是美国充分利用现有

国际规则展现自身实力的最佳途径。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弗雷

德·阿普顿（Fred Upton）提出，扩大液化天然气出口为美国对抗俄罗斯的

能源影响力提供了机会。② 马克·尤戴尔（Mark Udall）、玛丽·兰德里约

（Mary Landrieu）、马克·伯吉奇（Mark Begich）等美国参议员提出要应

对俄罗斯的天然气武器，应让美国天然气发挥地缘战略价值，③ 因此，在历

次油价下跌中，虽然各方都有损失，但俄罗斯因其自身脆弱的经济结构，是

主要利益受损方。 

此外，石油价格博弈也反映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国际政治博弈。④ 例

如，2014 年下半年美联储推出第三期量化宽松（QE3），美元不断走强，进

一步拉低了油价，油价持续走低，连带俄罗斯卢布汇率也持续走低，俄罗斯

财政状况面临挑战。 

 
二、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油价震荡的因素分析 

 

如上所述，历次油价震荡反映了国际能源结构演变和能源地缘政治竞

争，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拉法·乌拉托夫斯基（Rafał Ulatowski）在

其研究中指出，要准确判断油价下跌的基本面，不可断然归结于供需因素，

否则无法认清其背后的石油政治现状。⑤ 石油价格暴跌背后蕴含着石油地缘

① “U.S. Accuses Russia after Putin Warning on Gas Supplies to Europe,” Reuters, April 10, 
2014, 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14/04/10/uk-ukraine-crisis-idUKBREA3709O20140410. 

② Barney Jopson, “Crisis in Ukraine Reshapes U.S. Debate on Gas Exports,” Financial 
Times, March 4, 2014, http://www.ft.com/intl/cms/s/0/a744e920-a3c7-11e3-88b0 
-00144feab7de.html#axzz2wOGfoiqM. 

③ John Fund, “Counter Putin with Natural-Gas Exports: Obama Should Ignore the Green 
Lobby and Expedite Exports to Europe,” National Review, March 9, 2014, http://www. 
nationalreview.com/article/ 372982/counter-putin-natural-gas-exports-john-fund. 

④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2008年俄格战争等。随着2014年石油价格的持续走低，卢

布汇率也持续走低，在美国打压下，俄罗斯财政状况严峻。 
⑤ Rafał Ulatowski, “OPEC+ as a New Governor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UNISCI 

Journal, No. 53, May 2020,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407654087?accountid=1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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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变动，简而言之就是生产格局和消费格局的转变。在新冠肺炎疫情和

全球经济低迷的双重影响下，各国能源政治博弈和“邻避效应”催生了疫情

后的全球油价震荡，主要产油国为了维护各自利益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损人不

利己的石油价格战。从长期来看，石油仍然是重要的一次性消费能源，全球

能源治理体系并不会因此次油价震荡而彻底改变。 

（一）供求关系影响 

国际能源体系是能源生产国之间、供给方和需求方、主权国家和石油公

司长期博弈形成的结果。从供给侧来看，此次油价震荡是由“欧佩克+”成

员国谈判破裂所致。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石油生产国未能达成削减产量以

减轻疫情影响的协议，从而开始争夺市场份额，并承诺增加产量。① 同时，

国际石油市场的结构回到所谓的“超期货溢价”阶段。② 

从供应结构变化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国际石油市场就已供过

于求。首先，美国已从石油进口大国转型为石油出口国。美国石油产量激增

至世界第一，这使美国在 2019 年末成为石油产品净出口国。预计到 2023 年，

美国的原油日产量还将增长 370 万桶，占非欧佩克国家全部增量的七成。③ 

其次，巴西、圭亚那、加拿大等其他非欧佩克产油国也增加了石油出口。沙

特试图通过“欧佩克+”减产协议来抵消过剩的石油供应，但是由于“欧佩

克+”产油国之间的矛盾，2020 年 3 月达成的减产协议并未获得支持，沙特

于是大幅下调了其官方原油价格，并威胁要大幅提高产量，俄罗斯也相应提

高了产量，从而引发石油价格战。尽管各方于 2020 年 4 月达成新的减产协

议，但已经无法扭转国际油价震荡的总体形势。④ 

① 据估计，从 2020 年 4 月到 12 月，欧佩克原油平均日产量将达到 2920 万桶，高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的 2870 万桶的日均产量。沙特石油大臣表示，虽然欧佩克的石油产量多年

来一直没有变化，但非欧佩克成员国的产量却在不断增加。 
② Petromatrix 董事总经理奥利维尔·雅各布（Olivier Jakob）在一份报告中认为，沙特

将很难重新控制市场。Rachel Adams-Heard, David Wethe, Steve Matthews, and Reade Pickert, 
“Texas Shale Heartland Rattled by Coronavirus and Oil Price War,” Bloomberg, March 13, 2020,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markets/texas-shale-heartland-rattled-by-coronavirus-and-oil-pri
ce-war。 

③ 2019 年，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成为中东以外最大的海上原油出口中心，每天供应 260
万桶原油。Oil 2018 （ Executive Summary） ,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s://www.iea.org/Textbase/npsum/oil2018MRSsum.pdf。 

④ Matthew Martin, Javier Blas, and Grant Smith, “Saudis Escalate Oil Price War with 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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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侧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石油需求。① 此次国际油价

下跌的时间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及传播时间高度契合。因疫情全球蔓延，

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全球交通运输减少，导致全球石油供大于求。国际能源

署（IEA）称由于炼油利润下降、航空燃料需求不足，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

定性增加。2020 年 8 月以来，石油价格下降与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放缓同时

发生，全球石油需求复苏的步伐已经停滞。② 受石油需求侧刚性萎缩与供给

侧非理性博弈的影响，2020 年油价总体呈下跌趋势。自 2020 年 8 月底以来，

美国基准石油期货已下跌约 13%。标普全球普氏（S&P Global Platts）预测，

2020 年石油日需求将下降 800 万桶以上，且在 2022 年前都难以回到 2019

年的消费水平。据国际能源署最新分析，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能源

需求的冲击将是近 70 年来最大的一次，全球能源需求将会下降 6%，比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能源需求的影响大 7 倍以上。③ 来自世界其他机构的

各项预测也都指出，2020 年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石油需求最差的一年。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预测，2020 年第二、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和液体燃料

的平均需求量将大幅减少，2020 年全年日均需求量将比 2019 年减少 830 万

桶。高盛则分析认为，全球石油消费量每日将减少 2 600 万桶。④ 从 2020

年 1 月开始，石油价格呈下降趋势，时间点恰好是新冠病毒在中国快速传播

的时间，特别是自 2 月份以来，由于新冠病毒开始向日本、韩国以及欧美扩

散，油价下降幅度明显扩大。而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承受亏损压力，也影响中

国国内石油企业的投资能力、意愿与产量。由于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仍在持

续，根据贝克休斯 2020 年 9 月上旬的报告，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的石油

和天然气钻机总数下降了 632 台。 

Output Hike; Russia Follow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0, 2020, https://www.latimes.com/ 
business/story/2020-03-10/saudi-arabia-oil-price-war-output. 

① EIA,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 https://www.eia.gov/outlooks/steo/. 
② Tsvetana Paraskova, “Oil Demand Recovery Has Stalled,” Oil Price, September 7, 2020, 

https://oilprice.com/Energy/Crude-Oil/IEA-Oil-Demand-Recovery-Has-Stalled.html. 
③ Tim Gould and Ali Al-Saffar, “Energy Market Turmoil Deepens Challenges for Many 

Major Oil and Gas Exporters,” IEA, March 16, 2020, https://www.iea.org/articles/energy 
-market-turmoil-deepens-challenges-for-many-major-oil-and-gas-exporters. 

④ Sam Meredith, “Goldman on How the ‘Largest Economic Shock of Our Lifetimes’ Will 
Permanently Alter Energy Markets,” CNBC, March 30,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3/30/ 
coronavirus-goldman-says-pandemic-will-permanently-alter-oil-mark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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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储备和运输来看，石油储备的高库存量进一步导致石油价格维持在低

位。在低油价背景下，相关下游炼化行业以及资本投资者等大量囤积原油，

造成市场石油高库存的现状。① 持有到期原油合约的金融机构没有仓储和运

输条件，导致 5 月份交货原油合约被挤兑抛售，从而出现负油价。② 

（二）全球能源地缘博弈加剧 

石油安全机制与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石油对地缘政治稳定与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石油稀缺造成了全球局势紧张，石油内外要素论加剧了石油价格

竞争的复杂形势。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石油资源治理一直在全球石油政治经

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石油资源治理新地缘要素的变化，石油资源治理的

地缘政治从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双方博弈，逐渐呈现多中心化特征。同时，冷

战后全球石油市场不断发展，市场化的灵活石油资源治理体系也不断上升，

主要体现为石油资源金融化、多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以及市场路径与石油

治理目标的多元化。 

产油国的石油资源冲突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宏观层面，涉及国际

组织、西方国家和石油生产国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在财政制度和石油相

关合同、谈判和不愿意获得特定国际组织的准入方面；二是在微观或地方层

面，涉及石油生产国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为扩大市场份额和技术优势，西方

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沙特等国的石油公司在生产成本方面竞争激烈。 

在全球石油治理范式的推进下，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石油安全领域的共治

是当前国际政治谈判、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议程，也已经产生了诸多正式与

非正式的治理体系结构。全球能源治理主体如国际能源机构和欧佩克，政策

对话的平台如国际能源论坛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几乎可以涵盖国际能源

问题的所有方面。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关治理主体和机构反应迟缓

① Myra P. Saefong, “How a Big Decline in China's Oil Imports May ‘Test The Resiliency of 
the Market,’ ” Market Watch, September 13, 2020,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 
how-a-big-decline-in-chinas-oil-imports-may-test-the-resiliency-of-the-market-2020-09-08?mod=a
rticle_inline. 

② 2020 年 4 月 20 日，WTI 交易中出现成交价为负数的历史性一幕，美国基准原油有史

以来首次跌至负数，WTI5 月期权合约价格下跌约 300％，至每桶-37.63 美元。Thomas S. 
Gundersen, “The Impact of U.S. Supply Shocks on the Global Oil Price,” The Energy Journal, Vol. 
41, No. 1, 2020, pp. 151-174, https://doi.org/10.5547/01956574.41.1.t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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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①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剧，石油需求持续疲软导致沙特及欧佩克与

俄罗斯争夺市场份额，用其定价权打击美国页岩油的高价，如果市场份额的

争夺加剧，美国石油生产商将面临巨大压力。② 

2020 年 3 月，“欧佩克+”谈判失败及沙特增产和降价意图引发的石油

降价危机具有强烈的政治博弈色彩。③ 首先，这反映了沙特和俄罗斯对石油

减产底线的竞争，俄罗斯认为自身在金融方面比沙特有优势，其只有 37%的

政府预算依赖石油收入，而沙特的这一比例达到 65%。因此，相对于沙特，

俄罗斯对低油价的承受能力更强。④ 此外，俄罗斯认为低油价将打击美国页

岩油生产。与此相对，沙特则不断增产，到 4 月 1 日每日产量达到 1 200 万

桶，出口量将达到每日 950 万桶—1 000 万桶。⑤ 与 3 月日产 970 万桶相比，

在市场需求已经饱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的情况下，沙特增产之举将使石油市

场陷入混乱。其次，对沙特而言，增加石油产量，维持油价低位运行，有助

于迫使其他非常规石油生产商减少生产和投资。这反映出沙特希望继续维

持、甚至重新获得石油价格主导权的战略目的。沙特希望趁低油价之机蚕食

国际能源市场上其他石油出口国尤其是其老对手伊朗的份额。在沙特低油价

策略下，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英国石油公司等欧洲炼油企业从沙特阿美公司

获得了远高于传统正常水平的原油供应。⑥ 

在“欧佩克+”与俄罗斯的谈判从戏剧性失败到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中，

美国推动沙特与俄罗斯共同应对全球低油价挑战，这显示了美国在全球油价

① 《疫情或催生全球能源治理变革》，《中国能源报》2020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 
② Jason Hall, “Crude Oil Prices are Surging: It’s not Worth Investing in,” The Motley Fool, 

September 16, 2020, https://www.fool.com/investing/2020/09/15/crude-oil-prices-are-surging-its 
-not-worth-investi/. 

③ “Saudis to Raise Oil Output, Beginning All-out Price War Amid Coronavirus Crisis,”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8, 202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business/economy/saudis-to 
-raise-oil-output-beginning-all-out-price-war-amid-coronavirus-crisis. 

④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Alexander Novak）表示，莫斯科已准备好打一场消耗战，

俄罗斯石油行业有足够的财务弹性，在任何预期价格水平上都能保持竞争力，并保持其市场

份额。 
⑤ Javier Blas, “Trump’s Oil Dea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Saudi-Russia Price War 

Ended,” Fortune, April 14, 2020, https://fortune.com/2020/04/14/trump-oil-deal-inside-story-saudi 
-arabia-russia- price-war-ended/. 

⑥ Sherry Su and Javier Blas, “Saudis Pledge Huge Oil Supply Increases to European 
Refiners,” World Oil, March 12, 2020,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20/3/12/saudis-pledge 
-huge-oil-supply-increases-to-european-ref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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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方面的话语权明显增强。2020 年 3 月，由于俄罗斯拒绝顺应沙特的意

愿，导致油价震荡。俄罗斯与欧佩克的协议破裂，未能延长减产协议，导致

石油价格陷入混乱。因此，俄罗斯将油气资源作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的意图

在下降。从经济角度看，2020 年 3 月俄罗斯拒绝减产的目的是防止其国际

石油出口市场份额减少。此外，俄罗斯的战略还针对美国利用其丰富的能源

资源所采取的强制性制裁政策。俄罗斯希望通过削弱美国的页岩油工业，打

击其在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2020 年 4 月以来，低油价已经影响到生产成

本较高的美国页岩油公司。因此，当特朗普政府进行油价斡旋并呼吁减产以

缓解供应过剩时，主要生产国都予以支持，并实现妥协。 

（三）石油金融博弈 

从石油金融博弈来看，油价有一个从地缘政治控制到金融化的过程，从

21 世纪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情况来看，能源价格的波动明显呈现出从属于

国际资本流动的特征。① 能源市场的金融属性日益明显，能源投资者和美元

体系在石油市场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明显。 

从石油美元金融体制来看，现阶段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国际资本对能

源价格的干预、主要能源品种由于以美元计价而形成的美元金融霸权明显影

响了国际价格的走势。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使其能够采取能源资源金融化的

方式，利用自由流动市场，通过期货交易为能源资源的供给双方调整价格。

当前主要的能源机构如国际能源署、纽约期货交易所等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手中。这些机构通过发布信息或隐藏关键信息以影响金融市场的

主要投资者，从而推动原油价格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美国建立了“石

油美元体系”，美元在原油交易媒介中占据垄断地位，美国能够从金融方面

对国际油价进行引导。因此，无论是在石油的政治方面还是金融方面，美国

都有能力影响石油价格走势。2020 年 3 月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了国际

原油价格的下滑，而 6 月随着美国金融市场回暖，全球原油价格也开始回升。 

从全球能源投资来看，能源资源的金融化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能源价格

① 目前全球的石油价格均以原油价格为基准，金融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石油定价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上一些大银行、投资基金和其他金融投资者通过远期商品交易，

以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来决定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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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套期保值、分散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能源期货市场上的各种投资、

投机力量规模日益庞大，参与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影响力已经超过能源的

生产商和消费者，逐渐形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对能源期货交

易市场和价格的定价权优势，即石油价格反复波动的背后有以华尔街为代表

的金融资本的反复金融抄底的投机行为，当前实体原油交易和虚拟原油交易

存在巨大量差，原油金融资本虚高和金融资本投机是造成 WTI 和布伦特原

油价格快速、反复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新冠肺炎疫情下金融市场的波动，

更直接地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在此背景下，投资机构和投资人也不会将大量

资金投入石油行业。因此，在沙特和俄罗斯打石油价格战后，能源行业发展

跌至创纪录的低点、交易暂停、开支削减，这又导致原油和股票价格呈螺旋

式下跌，② 原油市场震荡也导致国际石油投资者抛售原油资产，并带来市场

恐慌进而冲击油气企业的股价，“中石油”“中海油”以及“中石化”在香

港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都出现下跌，沙特阿美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塔达乌尔交

易所交易期间出现下跌。③ 

 
三、国际石油价格动荡的影响 

 

石油作为商品，其价格直接影响各国在石油贸易中的经济利益，也间接

影响各国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国对石

油需求下降，导致油价屡创新低。对产油国而言，过低的油价带来十分复杂

的影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认为，全球油价持续下跌正严重冲击产油

国的预算，欧佩克成员国逐渐陷入严重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中。④ 美国、俄罗

① Mohasin S. Khan, “The 2008 Oil Price ‘Bubble’,” Policy Brie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ugust, 2009, pp. 20-21. 

② Michael Bellusci, “ Michae Oil Price War Erases $196 Billion from Energy Stocks in a 
Week,” Bloomberg, March 3,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3-13/ 
oil-price-war-erases-196-bln-from-energy-stock-values-in-a-week. 

③  “Saudi Aramco Lost an Entire Petrochina’s Market Cap in One Day, Short-Term 
Opportunities Arise in China’s Downstream Companies,” China Knowledge, March 9, 2020, 
https://www.chinaknowledge.com/News/DetailNews/89251/. 

④ Benoît Faucon, Sarah Kent, and Summer Said, “Oil-Price Slump Strains Budgets of Some 
OPEC Members, Oil-Producing Countries Face Steep Deficits If Price War Continues,” Wall Street 
Journal , October 10, 2014, https://search-proquest-com.proxy1.library.jhu.edu/doc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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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沙特等国际产油大国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并由此产生一系列连锁和外溢

反应。虽然超低油价无法长期持续，但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政治博弈和金

融投机等将持续。 

（一）美国与油价动荡 

对美国而言，页岩油气革命的成功使其实现了从油气进口大国到能源强

国的华丽转身，“能源正在从债务角色转换为资产角色，保障了美国的国家

实力和世界领导力，”① 但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陷入困境，低油

价短期内对美国的经济伤害极大，会导致上千家石油企业面临破产，进而引

发经济危机。② 另外，美国页岩油的开采比传统石油开采对油价的敏感度更

高，油价波动可能会对美国的石油产量产生重大影响。超低油价也使美国许

多石油公司背负沉重债务，生存压力持续加大，因此有预测认为，这可能导

致美国的页岩油开采将自 2021 年开始下降，到 2025 年年底，其日开采量可

能减少 110 万桶。 

但从长期来看，作为美国能源相关领域重新整合的关键，低油价则进一

步夯实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带动其高度自动化产业发展，并提升美国劳动

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因此，低油价或将有利于美国回归实体经济，助推

其经济增长。另外，低油价将扩大美国与其他资源型国家的竞争力差距。由

于对能源产业的高度依赖，低油价将造成沙特、俄罗斯两国面临较为严峻的

财政压力，甚至因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引发国内动荡。与之相比，原油和天然

气出口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不高，而且美国的页岩油产业也具有较高的风险

应对能力，即使出现大量美国页岩油气企业倒闭的情况，但其余美国页岩油

气企业在油价企稳后也将有能力迅速复产并增产、扩能，其产业效率的全球

1609530307? accountid=11752. 
① Tom Stevenson, “Shale and Cheap Oil Make America the New Lucky Country,” The 

Mercury, November 30, 2014;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At the Launch of Columbia University’s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White House, April 24,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 
the-press-office/2013/04/24/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president-launch-colu
mbia-. 

② Clifford Krauss, “Saudi Oil Price Cut Is a Market Shock With Wide Tremors,”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9/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 
saudi-oil-price-imp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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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优势有望进一步扩大。美国动用地缘政治和石油美元工具影响国际政治

的迹象非常明显，例如，美国勘探和生产委员会（American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uncil）敦促特朗普政府迫使中国购买美国石油。① 也正因如此，

一方面，特朗普总统下令美国能源官员不断采购战略储备石油，② 最高已达

9 000 万桶；另一方面，美国加大外交斡旋力度并主动采取联邦和地方政府

联合财政支持、政企协调沟通、向墨西哥提供补贴、支持中小页岩油气企业

减产等措施，推动石油生产国回归并落实“欧佩克+”达成的维也纳联盟减

产协议，维护石油美元地位。 

（二）俄罗斯与油价动荡 

低油价对俄罗斯的影响十分显著，不仅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议价能力和

能源战略，而且导致其国内经济动荡和卢布贬值。首先，俄罗斯财政压力上

升，与沙特的石油价格战、美俄沙特三国间石油地缘政治博弈以及未来可预

期的长期低油价趋势都严重影响过度依赖石油的俄罗斯经济。③根据国际能

源署的统计，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每桶下降 20 美元，俄罗斯的 GDP 就会下

降 1.75%，如果油价保持低位，俄罗斯每年的损失在 1 300 亿—1 400 亿美元，

约占其经济总量的 7%；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俄罗斯 2020 年的经济

增长率为-6.6%。④ 其次，俄罗斯经济动荡加剧。2020 年 3 月，在全球货币

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排行中，俄罗斯卢布排名第二，根据三个月的期权计算，

预计卢布波动率将达到 24.9%。⑤ 此外，在 2020 年 3 月 10 日莫斯科交易所

开盘时，以卢布计价的 MOEX Russia 指数下跌 10.4%至 2 436 点，以美元计

价的 RTS 指数下跌 16%至 1 056 点，为 2019 年冬季以来的最低水平。⑥ 

① 美国彭博社：《特朗普被敦促向中国施压购买美国石油》，2020 年 4 月 21 日。 
② Stephen Cunningham, Jennifer A Dlouhy, and Ari Natter, “Trump Orders U.S. to Stock 

Up Oil Reserve after Price Crash,” Bloomberg, March 14,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 
news/articles/2020-03-13/trump-says-going-to-buy-large-quantities-of-oil-for-reserve-k7qlrbck. 

③  Ed Corcoran, “Re-Engaging Russia,”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April 9, 2020, 
https://fpif.org/re-engaging-russia/. 

④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 
/ WEO/Issues/2020/06/24/WEOUpdateJune2020. 

⑤ 参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卢布成全球波幅第二大货币”，2020 年 3 月 19 日，

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2003191031036763/。 
⑥ “Russian Stock Market Crashes Following Oil Price Drop,” Tass, March 10, 2020, 

https://tass.com/economy/1128219. 
 
38 

                                                        



地缘政治视域下国际石油价格的震荡及应对 

俄罗斯正面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来的多重压力。一方面，俄罗斯面临国

内疫情防控压力；另一方面，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将持续受到来自国际石油

价格战、石油地缘政治博弈以及预期的长期低油价趋势等因素的不利影响。

因此，有研究认为俄罗斯已经面临着应对疫情措施不力、石油收入大幅下降

和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这些都为其重新与外界接触提供了重要机会。① 另

外，疫情的蔓延和低油价造成的经济低迷会影响民众对总统的信任度和满意

度，进而影响此次事关普京总统连任的宪法修正案投票。因此，俄罗斯愿意

与“欧佩克+”国家展开合作，以支持世界石油市场，该机制“已经成为确

保全球能源市场长期稳定的有效工具”。 

（三）沙特与油价震荡 

疫情冲击下的低油价对沙特的影响也极为深远。首先，沙特的财政和国

内政治稳定受到影响。与俄罗斯一样，沙特的国家收入受到低油价的影响，

财政压力日益上升。②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净利润骤降 73.4%。

石油价格暴跌可能会制约沙特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并导致更高的财政赤

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沙特 2020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7%。③ 

其次，低油价对沙特产生政治影响。长期以来，财政盈余是沙特社会和

政治稳定的保障。而在原油价格下跌之前，沙特政府预计 2020 年的财政赤

字将达到 GDP 的 6.8%。根据阿布扎比商业银行估算，如果布伦特原油价格

保持在 35 美元，在不调整政府支出的情况下，沙特将在 2020 年出现近 15%

的经济产出赤字，除非使用其他资金来源，否则其净外汇储备可能在 5 年左

右用完。另外，油价震荡也影响沙特国内政治稳定，影响了为“2030 年愿

景”筹集资金的计划，而该计划旨在实现沙特经济现代化，减少对石油的依

赖，并为外国投资开辟道路。尽管沙特拥有 4 426 亿美元（截至 2020 年 7

月）的外汇储备，但低油价无疑也将对此产生冲击。④ 长期低油价势必会引

① Ed Corcoran, “Re-Engaging Russia,”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s://fpif.org/re-engaging 
-russia/. 

② 虽然沙特的石油生产成本为每桶 8.99 美元，但为了保证庞大的政府开支，沙特的石

油保本价格是每桶 97 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平均石油保本价格则为每桶 93.3 美

元。 
③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④ “A Post OPEC Conference Note,” Trend News Agency, December 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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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沙特国内问题和社会动荡，进而可能引发中东地区动荡。但从中东产油国

的利益出发，维持油价低位运行则有助于迫使其他非常规石油生产商减少生

产和投资，帮助欧佩克国家维持甚至掌控石油生产的主导权，但是这个目的

至今尚未实现。① 

再次，持续低油价将影响沙特在中东地区和产油国中的政治地位，并制

约其应对极端恐怖主义。当前的石油价格震荡是 2016 年沙特、俄罗斯和其

他 20 多个国家成立“欧佩克+”联盟以来的最大危机，也是欧佩克面临的最

糟糕的情况，这将导致一些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出现经济混乱，并将出现一

波石油生产企业的破产潮。② 

 
四、国际油价震荡对中国的影响和应对 

 

2020 年油价震荡受到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低碳技术革命、全球疫情和

国际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对于如何管理全球石

油市场的动荡并未达成共识。尽管美国与俄罗斯、欧佩克在稳定全球石油市

场方面保持着前所未有的接触，但是特朗普政府未把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中

国纳入这一合作中，因此全球石油减产也很难奏效。目前油气市场仍在低位

运行，低油价冲击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和地缘政治具有长期影响，但机

遇与挑战并存。 

对石油消费国如中国、印度等而言，石油期货价格的下降可以降低能源

成本，为其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能源支持。但是，油价下跌极有可

能对与石油产业相关的企业造成冲击，并给中东局势、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巨

大风险和危机。从长期来看，一些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动摇石油等化石

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可再生能源、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

① Jemma Green and Martin LaMonica, “OPEC v Oil Prices: How The World’s Biggest Oil 
Cartel Lost Its Power,” The Conversation, December 2, 201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 
opec-v-oil-prices-how-the-worlds-biggest-oil-cartel-lost-its-power-34923. 

② Nayla Razzouk et al., “ OPEC+ Talks Collapse, Blowing Hole in Russia-Saudi Alliance,” 
Bloomberg, March 6, 2020,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business/opec-fails-to-reach-deal-as 
-russia-refuses-deeper-oil-c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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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等将会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而推动低碳能源发展和促进化石能源可持续

发展也是各国的共同目标。① 

受国际油价下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中国三大石油企业的油气

产品销量、价格和利润均大幅下降，中石油、中石化净利润同比由正转负，

创历史新低，② 主要石油生产国债务高企、社会经济问题频发，国内社会表

现出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技术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交织，二者相互强化，

成为大国间石油政治经济竞争的新焦点。全球油气价格震荡对能源市场的冲

击已不再简单地停留在传统能源博弈的层面，而是转变为油气生产国争夺出

口市场的新型能源博弈。③  

尤其是作为全球石油体系霸权国的美国具有强大的干预全球市场的政

策工具，随着当前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美国针对中国等的相对获益意识

增强，可能把石油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通过牺牲一部分经济收益来打

击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全球石油治理进程有可能偏离其原有轨

道，而国际政治驱动下的区域化和多边合作机制将渐成主流。另外，世界石

油产业体系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强地缘政治—弱市场”将成为新的形态。

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对全球能源市场发展前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

国石油进口的增长是未来石油价格回升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石油产业持续复

苏的重要支柱。因此，中国的石油进口数据将是未来几个月石油市场的重要

信号，也可用于评估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④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疫情后中国经济

的复苏必然需要足够的能源支持，而油价震荡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

是消极的目前尚难定论，只能说机遇与风险并存。从风险来看，疫情席卷全

①   Klare Michael,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Oil?”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s://fpif.org/the-beginning-of-the-end-for-oil/. 

② 《国家石油公司的未来》，新浪财经，2020 年 9 月 13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 
chanjing/2020-09-13/doc-iivhuipp4109578.shtml 

③《当前全球能源治理变化趋势与中国应对》，中国石油石化，2020 年 8 月 11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733165545504299&wfr=spider&for=pc。 
④ Myra P. Saefong, “How a Big Decline in China’s Oil Imports may ‘Test the Resiliency of 

the Market,’ ” Market Watch, September 13, 2020,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 
how-a-big-decline-in-chinas-oil-imports-may-test-the-resiliency-of-the-market-2020-09-08?mod=a
rticle_i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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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而中国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石油，石油对外依赖度接近 70%，因此疫情

无疑对中国能源需求造成消极影响。从机遇来看，2017—2019 年，中国在

石油进口额和进口总量上都呈上升态势（见表 2），当前石油期货价格低廉，

这又无疑可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成本。 

 

表 2  2017—2019 年中国进口石油情况 

 

进口量（单位：万吨） 

年份 
沙特阿

拉伯 
俄罗斯 安哥拉 伊拉克 伊朗 委内瑞拉 

2017 5 218 5 954 5 042 3 682 3 115 2 176 

2018 5 673 7 149 4 738 4 505 2 927 1 663 

2019 8 332 7 764 4 735 5 180 1 477 1 139 

进口值（单位：亿美元） 

2017 205 239 201 138 119 66 

2018 297 381 250 224 150 71 

2019 402 373 230 238 71 45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 

/302249/302274/302277/3227050/index.html。 

 

总体来看，低油价不仅影响各国的经济和政治，也预示着能源结构大调

整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尽管受益于油价下跌，但这一次却可能需要经过一

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制约国际航运和制造业的复苏，

并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过度波动可能会

影响中国经济的复苏，因为中国需要在全球稳定的基础上来防止供应链受到

进一步冲击。 

中国虽是资源大国，但不是资源强国，在全球能源资源体系中的地位较

为被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客观分析并认清中国目前参与能源资源治理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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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与特点，为未来中美不确定性关系下国家的能源资源安全提供保障，坚持

底线思维，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石油资源，

而中国对石油资源的进口依存度较高，安全供应压力巨大。另外，中国能源

金融化尚未完成，缺乏国际性的定价中心，这导致国内巨大的需求无法转化

为国际议价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对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的调节能力

有限，在国际市场中处于被动。 

但是，低油价为国家能源布局、提高话语权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首先，加大石油进口和储备力度，利用低油价提升中国在能源治理和全

球石油定价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改革。面对国

际能源行业需求严重不足，消费国话语权日益增强的战略机遇期，有选择地

帮助部分产油国维护石油出口安全，并参与保持国际油价在合理的区间波

动。中国可与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石油消费国一起，积极参与同石

油资源相关的国际条约、协议、规定的制定，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石油市

场的话语权，尝试创建新的秩序和规范，变被动因应为主动引领。中国和印

度等可以积极参与“欧佩克+”的油价协调，将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反映到

当前的“欧佩克+”谈判中。 

其次，中国应通过资本参与、技术合作、技术人员交流等方式深化与石

油生产国的双边能源合作，并选取那些政治关系稳定的石油生产国，在当地

建设石油储存设施，就地储存石油，通过释放国外的石油储备资源抑制国内

的高油价，从而深化中国在全球资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考虑

到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能力有限，中国仍需要积

极融入并争取引导全球能源治理，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公共外交，提高“一

带一路”能源俱乐部和金砖国家能源俱乐部的合作深度和范围，推动能源及

相关产业在资本、技术、贸易等领域的融合。另外，积极参与国际能源署、

石油输出国组织、天然气生产国论坛等协调平台，加强二十国集团在能源治

理中的领导力。 

再次，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加强全球能源资

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实践，深化“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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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能源合作，加强绿色低碳“一带一路”建设，抓住机遇推动绿色能源的

国际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已经开始将疫情防控、灾后重建、清洁能源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结合，希望通过绿色、低碳、包容的经济增长，

推动实现经济复苏、社会重建和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中国可以参与和引导

全球能源—公共卫生—健康—水—粮食的协同治理，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

中欧等绿色合作，深化“一带一路”等重点地区在经济绿色复苏基础上的战

略资源合作。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发展

基调。2020 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主席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速解决制

约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在能源资源方面，油气勘探开发、新

能源技术发展不足，同时中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必须走出一条适合

国情的创新路子。① 另外，全球石油治理仍然应该关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

保障和促进作用，中国正面临全球石油政治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的新机遇和

新挑战，应当坚持应对地缘竞争的底线思维，扩展参与全球市场的路径，坚

持在多边石油市场和国际法的框架内推动石油资源合作向更加公平合理的

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从三个层面领会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网，2020 年 9 月 12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912/c40531-31859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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